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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大實驗林擴大舉辦50週年紀念

忙碌的時刻，筆者趁截稿之際，提筆來

寫一篇短文，作為祝賀的秀才禮品，筆

者不善詞藻，但藉此以表心中誠懇的熱

忱。

記得在民國45年春季3月初年節後，

筆者去溫州街22巷6號探望王子定老師，

因時近中午，他便留筆者在他家共進午

餐，因筆者在金陵大學森林系為及門弟

子跟隨他四年之久，老師說什麼便習慣

性的接受了，就是這頓簡速的午餐後，

他即引薦了筆者聘為國立台灣大學農學

院實驗林管理處的技士，也因為曾辦過

銓敘部的公務員儲備登記，所以聘任手

續上頗為順利迅速。

當初承王老師和實驗林陳龍馨處長

商定，交付筆者的任務暫時留系辦「洋

務」，所包含的範圍是辦理：森林系向

農復會爭取的美援計畫，如策劃編擬在

實驗林範圍內的復舊造林、開闢林道等

計畫，協助森林系爭取美援辦理編譯、

出版有關林學與林業書刊。還有一項較

特殊任務，因當時台大農學院與美國援

華機構正在辦理加州大學與農學院的中

美合作計畫，森林系已由美方聘請柯瑞

伯教授(Prof. C. J. Kreable)，決定任

命筆者為柯教授的特別助理。

奉命辦理洋務經歷約一年半，因為

實驗林造林組長戴廣耀已經由農學院的

加州合作小組選派赴美接受一年技術訓

練，必需隨時來台北加強英語訓練。這

時，陳處長向王老師要求借調筆者赴竹

山管理處代理戴組長職務，筆者在系裡

年餘，除譯完農復會合作計畫內林業政

策法律與行政一書外，還編譯了人工林

之建造與病蟲害防治與瑞典私有林政

策、間隔群狀栽植法三本林業叢刊，並

在臨走前將造林地之藥劑除草研究，寫

成英文報告發表。當然，在這段時期＜

幾乎每天與美籍柯教授見面，替他做交

辦的各種任務，甚至週末也要跟隨他參

與各種社交和休閒活動，幸虧尚未結

婚，不致影響家庭生活，相反的，筆者

在語文與對美國文化上，都得益不少。

筆者在實驗林造林組長任內，除曾

要求陳處長增加人員編制，以求有足夠

專才，進行造林作業逐案實地查核以

外，其他如預算編擬等各項作業，均依

照原有程序辦法實行。故與處長、副處

長、秘書及各營林區主管、會計、人

事、總務等單位主管，均相處頗為融

洽。至民國48年4月，應農復會森林組康

瀚與袁行知技正之推薦，經過正式遴選

包含英語及專業項目通過，遂轉任農復

會森林組技士。

在實驗林管理處服務期間，雖甚為

短暫，至今回憶許多經歷與所見，仍歷

歷在目，現簡略的提出幾件。

森林系自光復時開始，在農學院佔

有一席重要地位，因為它擁有一塊33,00

0餘公頃的實驗森林，這是可列為世界之

冠的，1984年筆者陪同林務局人員訪問

密歇根大學的實驗林，萊特教授說「這

只有你們溪頭遊樂區大學池附近的一小

塊地而已」，這是事實，不是說笑話。

實驗林在40至50年代，甚至於今

天，因墾民和林地承租等問題，給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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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林服務人員及台大校方，極大的煩

擾。但是有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是在40

年代中部一次颸災，位於信義鄉陳有蘭

溪旁，內茅埔營林區因風災產生大量風

倒造林木，當時，為配合森林系教學研

究的發展排除萬難，將處理搬出的風倒

木標售，獲得新台幣約一千萬元，如是

台大校園大興土木，將收入之大部份建

造了高聳寬大的森林館。這是一件壯

舉，也是數十年來，成千的林學人材培

育的基地。實驗林對台大就學的學子與

對台灣林業界的貢獻，從這件風倒木造

大廈，便可以闡明了。

民國47年春天，筆者受台大總務長

高化臣教授之命，自竹山趕到校本部，

命筆者思考如何利用實驗林培育的龍柏

和杜鵑，去美化校園(並包括修排水溝及

花壇)，但是當時苗圃的花木尚幼小造林

預算也不寬鬆，並不適合高總務長的要

求，如是筆者經與處長商議，採用權宜

之計而與士林園藝試驗所，以相當價值

的苗木，「以物易物」的換到高達米半

的龍柏和二、三年生的杜鵑各若干株，

並請台大園丁遍植在「椰林大道」的景

觀重點。這件「以物易物」案件(當時折

合現金約三萬餘元)，不久為審計部查賬

人員質疑，「何以種植在台大校園

裡？」，經筆者兩次以簽呈申複並北上

拜訪有關人員，才得到查賬人員的首肯

核銷。今日每逢春天，「椰林大道」杜

鵑盛開時，有誰知道當年實驗林員工種

植杜鵑、龍柏的苦衷呢？

藉美援計畫的資助，農學院一年級

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一處暑期實習場

所，接受約20餘天的實地體驗農林作

業，台大實驗林之外，還有台糖的幾個

農場，民國47年暑假，約30餘人報名參

加實驗林的實習，他們全部不是森林系

學生。那時，森林系指定由筆者、李承

輝和王德春擔任生活管理，並且要配合

森林系教授與講師＜安排實習課程。實

習生在實習課程的第一、二個星期內，

他們把筆者等三個管理人員擾得頭暈眼

花，完全不聽指示，該就寢的時間，聊

天、吹口琴、或在森林裡閒逛。這種情

形發生的起因是他們到溪頭營林區之

前，未深入了解當時溪頭的狀況，如路

況不良、上下山均需自廣興村或溪頭背

著自用物品步行、溪頭在夏天中午後多

會下雨，漫長的午後時間無事可做，同

時，有時上午安排的實習項目，教授因

故未趕到，只好由管理人員改為在苗圃

進行除草或清掃營林區步道。他們因此

覺得失望、無聊，所以常常鬧場。筆者

後來與營林區姜家華主任，請他加派技

工，也請管理處有關業務主管配合，將

天然林每木調查，預定工程的林地測量

等項目，分三組輪流進行。

第一天調整實習項目，便排訂第一

組由技工石聰輝帶隊，赴三林班天然林

學習每木調查，這是溪頭朝向杉林溪附

近林地，必需跨過一段長十幾公尺，高

約八至十公尺以上的木馬道，由小樹枝

架設而成，雖穿著日式工作鞋，也滑溜

溜的難行，學生只能勉強跨或趴過這座

險橋，天然林中灌木雜草，深可滅頂，

這組實習生早晨七時出發，午後個個拖

著沉重腳步，回到紅樓洗澡換衣服，已

是如敗陣士兵。次日接著派第二組去做

一天每木調查，試試跨木馬道的滋味，

三組學生均經過類似的不愉快的實習項

目以後，再不鬧場和不合作了。不過他

們又提出每日津貼九塊錢工資(即伙食

費)，認為太少，當馬保之院長來訪的那

天，學生把十幾斤豬肉藏在碗櫃裡，晚

餐桌上只有花生米、豆腐乳、漬花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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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筋和蔬菜湯，用苦肉計作訴求手段。

次晨，馬院長對學生說了幾句勉勵的

話，沒有被苦肉記蒙住，事實上，在台

糖實習的，天天挖水溝，依工時計算，

每人每日只能獲得三塊多的伙食費，直

到結業時，才知道在溪頭實習的待遇已

是上乘了，也確實能體會到一些山林的

生活。

這班學生筆者仍能記憶的有黃大洲(

農推系)和周延馨(病蟲害系)，都是今日

社會上頂尖的人物，他們都經過跨木馬

道的洗禮。

筆者在農復會服務歷25年，該會曾

經兩度改組，但筆者與實驗林在業務上

之合作聯繫，從未間斷，最早期曾獲實

驗林主管同意與省林務局、林試所合作

邀請日本竹類研究權威上田弘一郎教

授，來台作數週之考察，並借溪頭營林

區，邀集全有關林業人員數十人，舉行

研習會。該次會後，因而引起本省林業

學術界，對竹類研究之重視。依此模式

筆者曾促請農復會邀請林木育種專家程

劍光、王啟無及萊特等教授來台考察及

主辦研習會。

因林木育種專家來台計畫之實現，

相繼促成實驗林高級人才赴美進修，合

作舉辦多項大型研究計畫，其中最耗費

人力、經費者如建立台灣杉種子園及其

開花習性等相關研究。又如柳杉種源研

究，該計畫由姜家華、王亞男等領導執

行，自育苗至栽植及長程定期調查，已

延續至今歷20餘年。本省因上述多項林

木育種之執行，

對造林樹種源之認識增進，因而擺脫了

只限於採用「何種樹種」之粗放觀點。

最近據郭寶章教授在中華自然資源

保育88年度會議上報導，位於有水坑之

台灣杉種子園部份種源立木，已開始開

花結實，確為一項喜訊，因該計畫由孔

繁熙主持，在精英母樹選擇時期，筆者

曾陪同計畫執行人員深入木瓜林區銅門

發電廠附近及大雪山林區實地參與選取

精英母樹艱難工作，因在50年代，本省

優良台灣杉樹木，已僅殘存在海拔高而

陡峻的偏僻之林地，工作人員必需徒步

趁早出發，經過涉水與攀過陡坡，才能

到達目的地，回憶當時之困難，至今心

悸未止仍如同在陡坡行走。該計畫所選

出之精英母樹，雖未必能列為本省最佳

之母樹種源，而對基因保存方面，應以

高度靠定來判斷。故其後續研究計畫，

仍應協力推動。

實驗林管理處在民國78年7月舉辦慶

祝成立40週年紀念時曾將1949-1988年40

年間所發表之論文目錄，彙編成冊，其

包含十分週全內容豐碩，極具參考價

值，也足充分表現實驗林與一般林務機

構任務之區別及前40年之成績。近十年

來，由於大環境之轉變，林業經營趨向

於保育，實驗林業務與機構組織，森林

系研究之重點，自已隨之更易。但藉此

次慶祝週年專刊各學者與主管之文章，

必然可以見其端倪，筆者拭目以待。


